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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神学家奥古斯丁始终把自己看成一个背负罪恶之人，

他忏悔着去搜寻犯罪的根源，历经精神的苦难，他成就了《忏悔

录》。本文深入奥古斯丁的忏悔之中，试图从婴儿的原罪、虚无的深

渊、害人不浅的友谊，来谈一谈“恶之因”。

关键词：犯罪、忏悔、恶之因、友谊、原罪

读罢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从每一卷，每一章，甚至是

每一句里面，都深深地感受到奥古斯丁为罪恶所作的忏悔。他始

终把自己看成一个背负罪恶之人，在生活中一步步沉沦苦海，心

灵和思想都走上歧途，后受神的救助，得以生存。作为一个虔诚

的基督教徒，一位万人之上的大主教，他忏悔着去搜寻犯罪的根

源。历经长篇的分析与阐述后，他始终还是被曲折复杂的内幕所

困扰，不禁自问一句：“有谁能揭穿它的奥秘？”身为一个浅陋

的旁观者，我小心翼翼的深入奥古斯丁的忏悔之中，试图粗浅的

来谈一谈“恶之因”。

《忏悔录》里所记录的第一桩罪是“偷梨事件”。公元369

年，奥古斯丁从马都拉斯回到家乡，父亲为他筹备学费，预备送

去迦太基进一步深造。可能因为筹备学费有些困难，奥古斯丁在

家乡闲呆了一年。当时，他十五六岁，正值青春年少，处于青春

的“叛逆期”，不免和其他年轻人聚在一起闹事。“偷犁事件”

便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桩罪过。犯罪的经过是这样的：“在

我家葡萄园的附近有一株梨树，树上结的果实，形色香味都不可

人。我们这一批年轻坏蛋习惯在街上游戏，直至深夜。一次深

夜，我们把树上的果子都摇下来，带走了。我们带走了大批的脏

物，不是为了大嚼，而是拿去喂猪。虽则我们也尝了几只，但我

们所以如此做，是因为这勾当是不许可的。”⑴

一、婴儿的原罪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的第二卷中，用了七章的长篇来分析

这桩犯罪的原因，但是偶然间回顾第一卷，发现了隐藏着的“恶

之因”。

“婴儿的纯洁只是肢体的稚弱，并不是本心的无辜，我也

见过、体验过孩子的妒忌：还不会说话，就面若死灰，狠狠地盯

着一同吃奶的孩子。……虽是婴孩，但他不让其他极端需要生命

粮食的弟兄靠近丰满的乳源。”⑵婴儿的罪恶摆在眼前，我们不

能说他是无辜的。奥古斯丁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但是人们对婴

儿都迁就容忍。因为人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切的罪恶都

会消失。时间果真能把一个婴儿心田里的劣草全部铲除吗？奥古

斯丁认为童年并不会离去，它随着逐渐发育完好的身体，一步步

的踏入人类生活的翻覆动荡的社会。有一天，婴儿的罪恶复活

了。在这一观点上，弗洛伊德和奥古斯丁不谋而合。他认为，犯

罪是由于个体的退化，是儿童时期原始的、暴力的、非道德的冲

动的复活。⑶孩子是带着原罪而出生的。他不懂得善恶，采取快

乐主义原则进行活动。因为身体的弱小，所以，他所做的抢夺、

伤害他人的力量就比较小，也就不会被人们注意。即使是引起了

注意，并且受到一定的惩罚，这惩罚至多是戒尺打在肌肤上的微

痛。像一阵风吹过，却不留下一丝痕迹。人们任其发展，把他交

给时间来管教。但是，时间不仅不会铲除罪恶，反而会助其成

长，终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而这次，继之戒尺的，是严酷

千万倍的刑具，至少是艰苦的精神折磨。精神折磨在“偷梨事

件”里，可见一斑。

东方文化对“婴儿的原罪说”也有相类似的观点。即：“人

之初，性本恶。”最著名的就是荀况的“性恶论”——“今人之

性，生而有好利焉。”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归宿，大主教奥古斯丁把婴儿的原罪归

咎于始祖的原罪——亚当夏娃的堕落。仔细对照“偷梨事件”与

“偷吃禁果”，便会发现它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二、“虚无”的深渊
在第二卷中，奥古斯丁用了七章的篇幅来分析偷梨的原因。

在奥古斯丁的内心，只有天主是第一级的美好。他认为，犯罪的

原因大都可以归咎于追求或害怕丧失所谓的次级美好。比如，一

个杀人犯，他的杀人，或是为了获得美好的钱财，或是为了抢夺

美丽的妻子，或是为了避免被别人杀害、抢夺，或是为了抚平内

心的愤恨。也就是说，大多数人犯罪都是有目的的，有理由的。

在《忏悔录》中，即使是丧尽天良、穷凶极恶的卡提里那，他之

所以杀人也是有理由的——害怕手臂和精神会松弛。但是回顾自

己的“偷梨事件”，奥古斯丁便怅然了。他找不到偷梨的理由、

目的。这不是为了满足口馋，因为“树上结的果实，形色香味都

不可爱。”⑷不是为了换取钱财，因为大批脏物，全部拿去喂猪

了。他渐渐的发现自己摘那些果子，纯粹是为了偷窃而偷窃，为

了追求犯罪所带来的快感。他爱的是犯罪本身，而犯罪本身是虚

无的。在奥古斯丁的神学里，罪恶是善的缺点，如果他的犯罪行

为实在找不到任何善，即完全的缺乏善，那么，它就是彻底的恶

或虚无了。⑸

那么产生“虚无”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偷梨之时，奥古斯

丁已经十五六岁，已经穿上了青春的苦闷，性的意识开始萌芽，

从童年就堆积的恶欲急切的要求发泄出来。但这些欲望都被现实

的种种状况压抑着，无法释放，无法实现。生活进入了一个虚无

的状态。每个人都有一种被压抑在内心深处而没有得到满足的本

能冲动。这时，人们可能会通过犯罪来坦白自己的欲求，即为了

犯罪而犯罪。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也自问过：“在这次偷窃

中，我究竟爱上过什么？”⑹他爱的是自己的虚无的欲求。青春

期的性冲动使他妄想拥有上帝的万能，但残酷的现实使他的妄想

成为泡影。他“便自欺欺人的想模仿囚徒们的虚假自由，荒谬的

曲解你（天主）的全能，企图犯法而不受惩罚。”⑺

如上分析，偷梨是为了虚无的欲望。为了虚无的欲望去做虚

无的模仿，最后落入更加虚无的境地。

“虚无”是恶之源。

三、“害人不浅的友谊”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但如果我是一个人，我是

不会偷窃的。……可见我还欢喜伙伴们的狼狈为奸。”⑻仅仅是

偷摘下树上的几个果子，奥古斯丁单独也能干成这个勾当，可以

完全不需要伙伴们的帮助。从另一方面来说，单独完成这一桩犯

罪行为，更能发泄他的虚无的欲望，显示他上帝一般的万能。但

是，事实上，如果没有伙伴们的同行，他确实是不会偷梨的。正

如《忏悔录》中所述的那样，一个人不容易发笑，众人才会兴高

采烈。他在乎罪恶本身的同时，也在乎众人合作的犯罪行为。奥

古斯丁称它为“害人不浅的友谊”⑼“不可思议的思想诱惑”⑽。

欲望压抑在心底，只消旁人一推敲，便如涌泉一般，喷涌而出。

那么，这“害人不浅的友谊”究竟是什么呢？

用塔尔德的观点来说，这是模仿规律。犯罪正是受着模仿规

律的支配。犯罪行为就是一种正常的学习过程。只是由于偶然的

原因，个体被带入一种使他们犯罪并以此作为生存方式的空间。

在犯罪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学习、影响，逐渐成为犯罪行为模

式，主要表现为集体犯罪。萨瑟兰的学习理论也指出：“犯罪行

为是学习的，犯罪行为是在同他人相互影响、相互交往的过程中

学习的。”⑾

塔尔德和萨瑟兰，给我们解释了“害人不浅的友谊”。但同

时必须指出的是，同伙的必不可少的激励并不是偷梨的目的。我

们可以将同伙的激励看成是一种辅助因或促进因，但不是目的。

根本原因还是来自于“虚无”本身。“使我心痒”⑿的还是罪恶

本身，而同伙的激励，使心痒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游弋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跟随着他一起反思“恶之

因”。透过奥古斯丁的笔，看到了降于婴儿之身的“始祖的罪

恶”，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生长，它被残酷的现实压抑，它终于

接受“害人不浅的友谊”，从而落入“虚无”的深渊。

在这个充满人文理性的社会里，“神”渐渐从人们的思想中

消隐了，但是犯罪心理并没有随着“神”的消隐而消失。犯罪，

作为一种生命存在，它值得人们去反思，去探索。而“神学反

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来谈“恶之因”
王敏 （江苏江南大学文学院    21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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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艺术创新都离不开对艺术自身的超越，对于民族舞
蹈发展和舞蹈艺术创新来说，我们应警惕“画地为牢”对创作的创
伤。“狼魇”这部舞台实验剧，作为青年民族艺术家万玛尖措及相关
人员的集体创作，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基于艺术创新并超越艺术自身的
思考，它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将我们拉进当下的现实，让我们在惯常的
冷漠中多了一份关怀。本文主要通过对“狼魇”总编导新一代藏族青
年舞蹈艺术家万玛尖措的访谈，来呈现这位民族编导的艺术观念和社
会关怀，并针对当下的艺术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思考。

关键词： 舞台实验剧；城市牧人；身份迷失；语言开发

“狼魇”是用舞蹈在表达生命的生
存，而不是制造舞蹈比赛的产品， 这是最
难能可贵的 ！

“狼魇”作为“城市牧人”（原名：

“十相自在”舞蹈工作室）创作的实验舞

台剧，分别于今年6月、8月在北京朝阳剧

院、12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公开展演，引起

了圈内和圈外的不同反响。本文将根据对

“狼魇”导演编剧万玛尖措的访谈来呈现

“狼魇”背后所指涉的关怀、理念和启

示。

一、取名“狼魇”有什么寓意和考虑？它同之前的“搏回蓝

天”、“出走”及之后的“城市牧人”在命名和寓意上有无共同

之处？而这些又同您自身的经历都有着怎样的关联？

W：“狼魇”的命名离不开高度文明化和现代化的语境，正

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才需要呼唤一种“原始”的生命本源。此

剧的“狼”完全不同于主流知识体系中的“狼”的定义（即险

恶、残忍、冷血），反是指涉人性中本真和坚强的生命意志。而

“魇”表达的是一种“迷失”的状态和“混乱”的情境，同时也

投射了一种“噩梦”的色彩和“悲剧”情调。一句话，“魇”要

呈现的是主人公的“迷失”、“无奈”、“软弱”、“犹豫”、

“无助”，而“狼”是迷失中对“本性”的召唤，是对迷失者

“自我”、“刚劲”、“坚强”、“决绝”、“能动”的激活。

所以，唤醒人性中的“狼性”，呼唤内心中的“超人”，召唤一

种“游牧”的精神，而这里的“游牧精神”不为指代民族和地域

意义上的游牧民族，而是指向精神的自由与超越，这就是“狼

魇”的精神所在。“狼魇”之前与之后的作品都与我自身在迷

失，并在迷失中不断追问和探索的经历有关，而这样的情感体验

也正是我们这代人所共有的。

二、为什么要选择“狼”这一形象？有什么特殊考虑么？

W：“狼”的选择是有多方面考虑的。首先，是当下市场的

需求。市场需求在相当程度上返照的是当下消费者的心理，即对

生命野性的呼唤，而此时的呼唤无疑也是过度“文明”的制造。

其次，“狼”作为文化符号在当下具有较大的语言表现空间和

市场效应。你可以看到，整个舞台剧我们调用了许多蒙古文化元

素，但我们部舞剧并不是要做蒙古艺术展，而是想借用丰富和开

阔的蒙古文化元素，及其标致的游牧精神和文化气质，给都市文

明所造就的游荡者、迷失者和弱势群体一碗强心健体的“心灵鸡

汤”，弥补“文明化”所制造的“虚弱”，挽救“现代化”所制

造的“颓丧”。最后，就是对当下舞蹈表现背后的意识形态纠

正。既是纠正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和内部东方

学，并扭转建立其上的主流与弱势，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

文化与自然的价值区隔和利益对立等问题。

三、如何定位“狼魇”？其实验性指的是哪个层面？

W：“狼魇”只是作为我个人经验，同时它还隐射着“城

市”弱势群体的现实处境，它无法在某一层面上用某种既定的

“类型”来框定，因为它昭示的是全球化、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当

下所有迷失者们的内心诉求。它是在人性普同和生命等价的立场

上，进行的一种超民族和跨时空的文化表达，而那些专门用以划

分、界定和评价的标准无论在哪个层面上看，都无益于舞蹈的真

实表达、健康发展和锐意创新。“狼魇”作为舞台实验剧，是一

种对舞台语言和表现力的探索，一切手法的借用只为能更好地传

达我们的心声。作为舞台实验剧，除了要表现出对舞台语言表现

力的开发外，还应负有培养观演群体的责任，这正是当下中国舞

蹈艺术界最需关注和努力的地方。

四、“狼魇”表现为何运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如何调和

不同形式间的差异，避免“差异”可能导致的冲突？

W：舞台实验剧说得通俗些就是调用一切舞台表现手段来讲

故事，同时以实验和探索的方式开发舞台表述的可能性，它是具

有高度自由和探索性的舞台艺术实验。就此来看，“狼魇”本身

就不具专属性，它是公共性、社会性、时代性的舞台艺术实验

作品。而多种艺术形式的调用和不同语言风格的选择也都是围绕

“狼魇”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总之，形

式的丰富和手段的多样离不开互为连贯的剧情、人物和主旨，唯

此作品才会完整而不散乱，多元而不庞杂。

结语
关于“狼魇”的访谈，其意义并不局限在文本内部，它更多

地向我们传递一种思考，即作为这一时代的舞者或艺人，我们如

何运用自身的媒介来传达关于我们时代的意义和担负这一时代的

责任。

当我们执着地守卫用以安身立命的 “动作本体”时，我们

是否应反思所谓的“本体”若远离当下的时代语境和遭遇，离开

与不同“他者”的对话和交流，抽离出对社会的关注和人心的关

怀，那么，我们不仅不能突围“失语”的尴尬，而且还将被我们

一直为之捍卫的“本体”所埋葬。在这层意义上，“狼魇”无非

将以往惯于孤芳自赏的我们拉回到现实之中，而此处的现实回归

并非还原，而是调用艺术的方式来参与和介入现实，在参与生活

和关注人心的层面上，开启艺术语言的空间和表达的可能，打破

以往由意识形态、话语权力构筑的藩篱，在神话和历史，理想和

现实，情感和理智，野性和文明间，开拓一条通向“罗马”的大

路，在“共生”和“大同”的意义上重建一个充满诗性的人性栖

息地！

注释

1.刘建，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评议。

作者简介： 
刘柳 （1984.12-），200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硕

士。

“狼魇”：关于“迷失”的当下表达
        ——万玛尖措对“狼魇”的自我叙说

刘柳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100081）

思”作为一种历史精神文化，用之于反思犯罪，乃至反思人生，

也不失为一种古老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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